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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如今的女高中生”。超短裙加松垮的过膝白套

袜，眉毛修得整整齐齐，看场合，有时还化化妆。

上初中的时候，看着穿统一服装的高中生，自己还常在

心里嘀咕，“我将来可不想变成那样”，可是，我自己也变成

了“如今的女高中生”，这个变化可是没用多少时间。

当感觉到自己的这种变化没多久，自己就已经变成了

世人议论的“如今的女高中生”了。当然啦，如果不这样变，

就没有自己的生存空间可能也是一个原因，但是一旦穿上

就脱不下的超短裙，别说不会不习惯它太短，反而是渐渐地

陷入“那个世界”，并且似乎从中感到了自我。

直到今天我非但没有好好反省过，为什么自己也跟大

家穿一样的衣服，背一样的书包，挂一样的小饰物，反而是

开始希望能为自己的行为找一点正当的理由，有时甚至觉

得这样做或许是向成年人的一种反抗。

提到超短裙，还有去年流行的吊带小背心，它们可能不

仅仅象征着年轻人渴望身体的解放，也许还包含有精神解

放的意义吧。夏天里，杂志和电视画面上到处都可以看到穿

着吊带背心的女高中生。成年人于是说她们“粗野”，可是

想出、造出这些吊带背心的可是成年人，高兴看那些穿吊带

背心女生的也是成年人，贼溜溜的目光跟看女生穿超短裙

一模一样。

偏偏老天跟人开玩笑，吊带背心大流行的去年，可以见

到太阳的日子其实不多。我本来对身体那样暴露多少有点

不习惯，而且觉得吊带背心与阴天太不协调，即使这样还是

有点想体验一下让火热的太阳照在皮肤上的感受，于是就



趁着阴天的间隙，也穿了那么一下子。

但是，回到家里，我就变回来了，一个人坐在床上，用膝

盖支着下巴，听着音乐，迷迷糊糊陷入沉思。

跟我一样，“如今的女高中生”也好，“野姑娘”也好，

看上去大家都像一个模子出来的，但都是成年人造出的玩

偶，不是实物，要知道造出这些玩偶的可是成年人。

稍稍被成年人的玩偶所折磨，并扮演着“如今的女高

中生”的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呢？自然有我的理由。

我喜欢运动，从进入中学开始一直打篮球，挥洒汗水追

逐着球儿，于是投篮、命中，从中可以得到一种最高的享受。

曾经是那么喜欢篮球，甚至想过不管将来长多大，篮球都不

能丢，所以进入高中后我还是选择了篮球部。

不过你一定注意到了，我说这些话，用的全是过去时，

也就是说我现在已经不打篮球了。

刚刚进入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停下来的，至今为止花在

篮球上的那么多时间一下子成了空白。这不仅仅是时间的

空白，心里也感到空虚，每天不知道要做什么，只是闷闷不

乐地消磨着时光。

母亲看着我这个样子，像是漫不经心地对我说了一句：

“你还是试着写本书吧。”“说什么呢？就我这样还能写

书？”我玩笑着回答，全不当一回事。

可母亲继续说：“什么也不想做，时间可是不饶人的，

进高中以后就没见你写作，你现在有这么多时间，写点自己

喜欢的东西难道不好吗？要用下决心出本书的干劲来写，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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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看吧。”

我觉得母亲简直是在胡说八道，人在那种心境是什么

事也不想做的，我只把母亲的话当耳边风，一笑了之。

但是，不知为什么，在无聊地打发每一天的时候，母亲

的话常常一遍又一遍地在脑海里打着转。本不怎么想理睬

的，但那些话却一次又一次地冒了出来。

为什么我会变得这么郁闷呢？为什么在学校里会被人

欺负呢？为什么会感到孤独呢？为什么⋯⋯不知不觉中，

有一种想将这些思考全部变为文字的冲动。

如果是说话，必须有人来听，可是还没有一个可以将闷

在心里的话全部倾诉的知心朋友。如果跟母亲说，母亲又总

是说“不对！不是这么一回事”，“不对！你不能这样想”，接

着便开始说教，让你感到深深的代沟。再说了，面对面地谈

话似乎有些可怕，你还得照顾听者的感受，自己的真心话常

常很难得到表达。不过如果是面对一堆稿纸就大不一样了，

它会默默地将我的感受全部接纳下来。我可以将自己的心

情全部向它倾诉，我只要它听我说就行了。

于是，有空时，我就对着稿纸开始倾吐心中的郁闷。越

写越多，越写越想写，沉闷在心中的感受渐渐地开始清晰

起来。

自己的感受开始倾吐出来以后，心情也开始慢慢感到

轻松了。

才活了不过十七年，可我好像经历了不少事情，而且这

些经历很多还是由于成年人的伤害所致，所以一直对成年

人感到不满，一直在心里很矛盾，这些不满如果全部封闭在



心里，就会感到非常地沉重。

我想就是这些对成年人的不满，使我们不想长大，因而

成为“拒绝成长综合征”一族。

孩子们对成年人，好像是想说就说，实际上真正的心里

话却是不能说的。对父母是这样，在学校里就更是，特别是

老师，有给孩子们评分的特权，孩子们却什么也不能说。

所以多管闲事的我就想将我对成年人的感受好好说出

来，虽然那仅仅是通过我个人的经历。

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感受，许多孩子

一定也有同感，只是他们还没有说出来罢了。

于是我突然感悟到，母亲要我“写书”，或许就是让我

能够代表孩子们，将自己的感受向成年人倾吐吧。

所以，写着写着，我突然感到心情变得好起来了，人也

精神多了，我拼命将自己的感受诚实地写出来，并且希望能

够让更多的人可以读到它。

但是，出书是怎么回事我全然不知道，不过，我想可以

去出版社问一问，便拿着稿子到处去找出版社。

于是，我很幸运地遇到了能够理解我心情的成年人。你

相信吗？那些成年人，居然将我的心声做成一本书正式出版

了。真好啊！我从心里感到自己是个超级幸运儿。

母亲一直说“机遇之神只在前面长头发，不到前面去

抓住他，他就跑了”，现在我好像开始明白了这句话在说

什么。

也就是说如果自己不勇往直前，机会是不会来找你的。



不下决心走出第一步，就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

所以我现在感觉到，只有在高中时代才可能做的事情

真是太多了，参加舞蹈排练、参加学生会的干部竞选⋯⋯我

开始向自己挑战，学习做许多事情。

我觉得现在的自己正开始闪烁光芒，不管别人怎样看

我，但“我”还是“我自己”，活得像自己难道不好吗？

进入初中以后有一种感觉，好像自己走错了地方，始终

觉得到处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所以思想一直非常混乱，中

学时代写的诗歌和文章也大都是在寻找自我。

这种感觉一定大家都有，这是从孩子到成年人的成长

过程中每个人都会有的体验。在孩子与成年人之间，人们总

是一面徘徊，一面度过“青春期”的。

我也一样，通过写这本书，好像成长了许多，这书使我

能够从上下左右前后全方位看到自己。于是现在的我与当

时的我已经大不一样了，对成年人的感觉也在开始发生着

变化。

虽然有许多不愉快的经历，虽然每一次都在痛苦中挣

扎，但我一直让自己认真地面对现实，从不逃避。

或许走了许多弯路，但我一直希望能是一个“我自

己”。



欺 负 人 的 陷 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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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 害

我母亲对孩子们的看法始终如一，可以说属于相当固

执的家长，与一般人家的母亲比较起来，或许有点不一样。

但母亲还是一直努力地想去理解孩子们的内心世界，

也能理解我，最难得的是，她一直以来都是我的援助团团

长。因为我们是单亲家庭，母亲是家里唯一的顶梁柱，所以

对母亲我是没有什么不满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我家里没有像母亲那样的强者，

我可能就会将自己“封闭”起来，就会体验到不少痛苦经

历，所以有时家长虽然唠唠叨叨令人厌烦，但到底还是最能

理解自己的人，这一点我是深有体会的。

除母亲以外，可以信赖的成年人当然还有。

尽管这样，我有时还是会不分青红皂白，真想大喊“成

年人都叫人讨厌”，因为我是有过这样的体验的。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第一次开始体验被人欺负的

滋味。

认识我的人对着我嘀嘀咕咕，然后故意聚在一起大声

叫：“什么？什么？真的是路望吗？太不可思议了！”我是个

健康的女孩，还蛮要强的，就连我这样的人都会被欺负，难

道“欺负人”的事就该这样司空见惯吗？

说坏话、挑逗、吵架，诸如此类的小事举不胜举，每天这

种事情都在发生着。“欺负人”被定义为“几个人聚在一

起,持续不断地故意挑衅，让人不愉快”，关于这些我深有



体会。

奈绪与我比较要好，从某一天开始，我们俩突然间就变

成了四五个男同学的欺负对象，而且是以往经常在一起玩

的男孩子们。

真的，事情的开始非常突然，有一天早上，上学以后，就

这么突然发生了，自己都不知道为了什么。

“看，她就是路望，讨厌的家伙，呸！”就这样开始了，让

人不知所措。

到了课间休息的时间，又是一阵乱骂。

“自以为是的家伙。”

“令人讨厌。”

甚至在上课时，还有人转过脸来，一会儿用手指指戳

戳，一会儿故意用你听得到的声音说你的坏话。

“我们班上最叫人讨厌的人是谁啊？”

“还不就是路望吗？”

就这样你呼我应一直持续到放学还追着不肯罢休。

也不具体说我怎么就让人讨厌，到底哪里招人惹人，就

是一个劲儿地挑衅，惹你生气，好像到处都有人提你的名

字，想起来就让人气愤，经常跟我玩的奈绪也跟着我一起

遭殃。

开始的时候，我还可以装出无所谓的样子强忍着，但是

每天这样，从早到晚不停地被指指点点，我的心理防线也就

被击溃了，变得有点神经质起来。一面提醒自己不要当一回

事，一面却很在乎人家说什么，只要听到“讨厌”两个字，我

整个胃都会发紧，渐渐地忍无可忍了。



对方似乎在嘲笑我的心理变化，更加变本加厉地惹怒、

挑衅我，终于有一天我忍耐不住，跑到老师那里将事情说了

出来。

可是老师却说：“又不是当面指着鼻子骂你，还是看看

情况再说吧。”

我哑然无语。我没有想到老师竟然会这样回答我。

也许是我太天真了，一般我是不哭的，我哭着找老师

了，我想老师起码会说一些安慰的话，起码要教我怎样处理

这些事情吧？一直以来我始终相信，“老师”的存在，就是为

了这种时候有人会告诉我应该怎么面对、怎么处理。

遇到“欺负人”事件时，老师的这种应对使事情得不到

及时处理。这样一来胆子小点儿的孩子，再遇到这样的事

情，一定不会再来找老师了，也就是说会感到走投无路，境

况会更加不利。

如果是当面说，似乎还好一些呢。不直接说，而是从边

上一点一点地逼近你，这也能让你的精神彻底崩溃啊，这一

点希望能够得到理解。

“看看情况再说”，那就是说事后，老师应该关心并保

护那个孩子。

“有孩子认为自己被欺负了”，这难道不重要吗？老师

们也许不认为有那么严重，但关键问题是那个孩子觉得自

己被欺负了。这是孩子们心里想着的事情，而老师们要做的

事情就是能够懂得孩子们心里怎么想。

任何时候都要保护孩子，难道不是选择了教师作为职

业的人所应有的态度吗？这样说太过分了吗？



逃 学

对那些完全不闻不问的老师，早就应该别对他们抱有

希望了，不过，当时还只有十岁的我根本不可能想这么多。

无奈之下我过几天就找老师说一说，这样说了几次，但老师

根本就不当一回事儿。

就是这样，欺负人的事防不胜防。但是老师们根本就不

知道什么叫被人欺负，而且我想老师们总是认为自己的班

级里根本就没有这种事情。因为如果有这种事他们或许会

觉得是自己的耻辱。

所以我有时甚至想，老师们压根就是故意不承认，故意

将事情掩盖起来不让人知道。

这种状况一天天继续下去。有一天，我们刚走到校门

口，又碰到那些欺负人的孩子。

二话不说我与奈绪对视了一下，马上想到了一起，两人

就一起逃学了，逃到了附近的公民会馆。就这样没有任何商

量，我们做了同样的选择，可见我们是多么默契的好朋友。

我们一同逃到了平时经常去玩的公民会馆，迅速钻进一个

壁橱里，躲了起来。

我们的这些举动，简直不用任何思考，就像木偶被人牵

着做出来的一样。记得我们当时非常害怕、紧张、亢奋，好像

是老天有意要给这件事加上戏剧效果，正好又碰上雷电轰

鸣的坏天气。

在壁橱里不知道躲了多久，好像时间很长，又好像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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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总之模模糊糊不很清楚。但是在学校那边，这时正闹得

天翻地覆，明明有许多人看见我们是因为躲避被人欺负才

逃学的，却硬当我们是逃避上课。

我们躲在壁橱里，外面的事情什么也不知道。但结果还

是被公民会馆里的工作人员发现了，我们在橱子里没待多

久就出来了。

好多成年人们聚在一起闹哄哄的，好像发生了什么大

事。

我们被发现时，奈绪的妈妈和老师们都在，单单不见我

的母亲。被人们带出来时，奈绪一下子扑在妈妈的怀里痛

哭，可我却没有可以倾诉的地方。在激动的成年人中，没有

一个人的胸怀可以接纳我的倾诉，这使我感到非常地无助

和恐惧。

我记得因为找不到妈妈的身影，感到非常孤独和不安。

我想如果妈妈接到我失踪的通知也不来找我，那就糟糕透

了。即使孩子们的事情对于成年人来说不是那么要紧，但我

还是对母亲耿耿于怀。

可后来却听说，我俩找不到了的事，老师们只通知了奈

绪的妈妈，根本就没有告诉我母亲。

傍晚，奈绪的妈妈与我母亲通了电话之后，她这才知道

了事情的经过。母亲感到非常震惊：“孩子找不到，哪个父

母不担心，如果出了什么事情，责任谁来负？”

她愤怒地打电话质问班主任老师，看见母亲如此焦急，

一直悬在我心头的疑虑和不安才得以打消。我这才确确实

实地感受到，我对于母亲来说有多么重要。



语言之外的信息

后来当母亲进一步了解到，这件事不是单纯的厌学，而

是在学校被同学欺负了才逃学之后就更加惊讶了。

我们选择逃学这样一种方式，实际上我们是在逃避被

人欺负的同时，也期望得到老师和家长的帮助。对于成年人

可能是件不足挂齿的小事，可当时对我们来说是无法忍受

的极大痛苦，学校对我们来说，除了痛苦什么也不是，总之，

是让人气愤的地方。

上述事件用文字表述出来也许你会觉得那么无聊，那

么幼稚，可对于当时只有十岁的我们来说，可是件大事情。

五岁的孩子有五岁人的价值观，十岁的孩子有十岁人的价

值观，这些是不能用成年人的价值标准来衡量的。

当时，我母亲为了哥哥所遭受的欺负，正在全力以赴做

着更加艰苦的挣扎。母亲对我说对不起，没有顾得上关照

我，可后来当她了解到我的遭遇实际上与哥哥有关时，母亲

就更加惊讶了。

因为，欺负我的那帮人中，为首的就是欺负我哥哥的主

谋。自从学校因为哥哥的事情开过家长会之后，我就开始被

人欺负了。

我心里窝着一股气，我将无处发泄的怨气全都冲着母

亲来了。

“是妈妈在家长会上说得太多了，我才被人欺负的，都

是妈妈的错！”



母亲眼里含着泪花将我揽在怀里说：

“对不起，是妈妈不好，因为没有多余的精力关照你，

所以不能察觉你的变化。”

母亲久久地揽着我，从她的眼里不断地涌出泪水。看到

母亲颤抖的肩膀，我感到了母亲内心的巨大痛苦。

不过，确实如母亲说的那样，过去我无精打采也好，情

绪变化也好，都逃不过母亲的眼睛。可现在，母亲被哥哥没

完没了地被人欺负弄得精疲力竭，已没有余力关照我了。

我自己也感觉到母亲的难处，所以很多原先可能对她

说的话也都没说出口。

我们家自从母亲住院以来，哥哥就开始被人欺负，欺负

人的事情不断升级，这与被欺负人的家庭背景有关系，也与

欺负人的人的家庭背景有关。家庭中发生的事情让孩子们

感到不安，情绪不稳定。在成年人看来没什么大不了的事

情，孩子们可能会感到非常严重。

还有，在学校这个环境中，常常会组成“团体”开玩笑。

感觉麻木的老师们根本就无法区分什么是开玩笑，什么是

欺负人。因此，欺负人的事情变得司空见惯，以至于现在有

那么多的家庭被卷入，各种各样的问题使学生和他们的家

庭感到不安。

老师们总是说一套一套的大道理，但是如果不把欺负

人的事情公开出来，让周围的人都来干涉，这种事情是无法

制止的。反而是干涉这类事情的家长被认作是“多事的家

长”，而他们的孩子则成为“多事的子女”，成了被欺负的

对象。



因为受欺负而自杀的事件发生时，电视里经常可以看

见老师们接受采访时的托词，他们总是说“我们并没有看

见多少欺负人的事情”。真想冲上去骂他们是混蛋。一般情

况下欺负人的事不会在许多人的眼皮底下发生，在大家看

不见的地方，偷偷地做那才真叫欺负人。

所以，如果“没看见什么”这个理由可以成立的话，欺

负人的事情就永远不会完结。如果想要发现真正的问题，

就必须真正关心孩子们。只要用心去观察，就一定能发现

问题。

孩子们实际上会用各种方式向成年人们传递信息，嘴

上虽然不说，但身上一定有所反应。比如，食欲减退，脸上的

笑容越来越少了，没有生气，表情暗淡等等，但是，对那些连

孩子们的倾诉都不肯听，孩子们说了也听不懂的成年人来

说，孩子们即使是使尽全身力气来倾诉也无济于事，因为他

们根本就听不进去。

受欺负的孩子们，不肯向老师吐露真情的原因还有

一个。

因为老师们总是千篇一律地将欺负人的孩子找来骂一

顿。疑心被人打了小报告的孩子被老师骂过之后心里窝着

火，然后就挖空心思，用尽各种手段寻求报复，于是事情变

得愈加难解难分。孩子们其实很清楚找老师不但于事无补，

弄不好还会更糟。

如果觉得把欺负人的孩子找来骂一顿就能解决问题的

话，实在是大错特错。

批评过后的反弹是很可怕的，所以，批评之后的保护工



作是非常重要的。

哥哥所受到的欺负

我十岁时就感受到这么多事情，但是我哥哥所遭遇的

还远不止这些。

哥哥出生时手脚就有些不便，听力也不太好。在学校

里，大家都叫他“怪人”。这样的外号，可见他的个性、表情

和身躯。

非常明显的残疾又看不出，但一看又和正常人有所不

同，所以很容易就被人当作出气的对象。从进入小学开始，

身体的缺陷就被人盯上了，并被拿来取笑，“聋子”、“怪

脸”、“走路的样子好怪啊”等等，但哥哥也都能忍受。哥哥

挺贪玩，所以还结交了不少朋友，应该说是个非常阳光的孩

子。记得妈妈说过，虽然，哥哥的身体有各种各样的障碍，但

好像老天有眼，故意让他听不到坏话，所以他总是乐呵呵

的。

因为哥哥那么滑稽，虽然别人一眼就能看出来他身体

的残缺，但我从出生开始哥哥就是这个样子，我觉得一切很

正常，不管他是不是残疾，在我看来，哥哥只是个大我一岁、

贪玩、还常常跟我吵架的哥哥而已。

这样的一个人，进入小学五年级时却成了同年级男生

们欺负的目标。主谋者还是哥哥从一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在

一起玩的同学，因为经常在一起玩，有时也吵架什么的，但

关系一直都还比较好。



也不知道为什么，进入五年级以后，这个孩子突然间就

盯住哥哥不放，成天欺负他。从来不爱哭的哥哥，居然开始

向妈妈求援了。

母亲每次都是一面耐心地听哥哥诉说，一面给他建议

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终于有一天哥哥说他再也不想

去学校了，母亲这才给班主任老师打了电话。也不知道班主

任是怎样处理的，从这次电话之后，哥哥所受到的欺负反而

增加了。

可是，就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母亲因为急性肝炎住进

了医院，被人欺负的事哥哥也就不再提起了。但是哥哥所受

到的欺负却有增无减。哥哥因为怕给病中的母亲增加烦恼，

一个人默默地忍受着。

母亲的病刚有好转，就从来探病的哥哥的表情中看出

了问题。

母亲问我：

“学校里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说实话，我因为母亲住院，根本就没有心思关心其他

事情。

学校里发生的事情虽然不知道，但察觉到哥哥情绪变

化的母亲，跟主治医生商量后便急忙出院了，其实母亲是需

要继续住院治疗的。

自从母亲回家来之后，贪玩的哥哥便整天守着母亲，哪

里也不肯去。

母亲感觉到不正常，于是对哥哥说：

“妈妈的病已经好了，到外边玩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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